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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恐怖主义态势对中巴经济走廊
建设的影响及其应对

吴兆礼∗

【内容提要】 　 “一带一路” 在南亚取得重要进展， 但地区恐怖主义

也对 “一带一路” 项目建设与人员安全构成现实威胁。 从近中期看， 南

亚呈现出的恐怖组织多、 恐袭事件多、 因恐致死人数多的 “三多” 态势

将是南亚恐怖主义的常态， 而域外恐怖组织渗透、 印巴对立、 大国博弈

以及新冠疫情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等， 都导致地区恐怖主义态势趋于复

杂。 目前， 南亚恐怖主义对 “一带一路” 的威胁主要集中于中巴经济走

廊， 其中又以俾路支地区民族分裂型恐怖主义威胁最为突出， 而 “伊斯

兰国” 与俾路支民族分裂组织相勾连也导致威胁程度上升。 本文认为，
应对南亚恐怖主义对 “一带一路” 威胁需综合施策， 致力于深化与南亚

国家的反恐合作机制建设， 加强防疫合作， 破解恐怖组织 “新叙事”，
从发展视角加强发展合作， 着力应对恐怖主义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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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是我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

践， 也是我国未来携手各国推动国际合作以及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重要平

台， 但共建 “一带一路” 本身也面临风险挑战， 恐怖主义威胁就是其中之

一。 南亚是我国近邻， 是 “一带一路” 的交汇之地， 中国倡议的中巴经济

走廊、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中尼跨喜马拉雅立体互联互通网络以及 ２１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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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都与南亚相关。 然而， 南亚也是全球受恐怖主义影响最严重

的地区之一， 恐怖主义长期以来深刻影响着南亚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 地

区安全环境、 地区国际关系和区域合作进程。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达苏恐怖袭击事

件表明， 南亚地区恐怖主义对 “一带一路”， 尤其是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

威胁始终存在。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我国周边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

被进一步放大， 在此背景下研判南亚地区恐怖主义威胁态势， 认清其对

“一带一路” 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影响， 将有助于有效应对恐怖主义对

“一带一路” 建设的威胁与挑战。

一、 南亚地区恐怖主义态势新发展

南亚地区恐怖主义组织众多， 诉求差异化明显， 恐怖组织间分化组合

导致的 “分道扬镳” 与 “战略联盟” 持续不断。 受地区国家民族宗教与经

济社会发展、 地区国家间关系、 全球恐怖组织渗透以及美国反恐战略调整

等因素影响， 加之新冠肺炎疫情等不确定因素凸显， 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

态势错综复杂， 恐怖主义威胁居高不下。
第一， 南亚长期以来始终是全球范围内受恐怖主义威胁最为严重的地

区之一， 恐怖叛乱组织数量多、 恐怖袭击次数多和因恐死伤人数多的 “三

多” 特征仍十分突出。 首先， 南亚地区恐怖主义指数位居全球第一， 受恐

怖主义影响严重的国家较为集中。 据澳大利亚经济与和平研究所 （ ＩＥＰ）
发布的 《２０２０ 全球恐怖主义指数》 报告 （ ＧＴＩ２０２０）， ２０１９ 年南亚地区平

均 ＧＴＩ 高达 ５ ８２９， 位居全球首位， 全球受恐怖主义影响最为严重的前十

国家中南亚就有三个， 阿富汗、 巴基斯坦和印度分列第一、 第七和第八

名。① 其次， 南亚恐怖叛乱组织数量多， 反恐高压下仍有大量组织处于活

跃状态， 尤其是活跃在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恐怖组织数量较为庞大。 据南亚

恐怖主义门户网站 （ＳＡＴＰ） 资料，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南亚地区约 １５０ 个

恐怖叛乱组织被纳入取缔名单， 但仍活跃的恐怖组织也多达 １１０ 多个。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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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被巴基斯坦列入非法组织名单的恐怖组织多达 ７９ 个，① 而被印度列

入非法恐怖组织名单的组织则有 ４２ 个之多。② 最后， 南亚恐怖袭击次数与

因恐致死人数长期居高不下。 据 ＧＴＩ２０２０ 统计， 在截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１７ 年中，
南亚约发生 ３ ７２ 万起恐袭事件， 造成约 ７ ４１ 万人死亡， 恐怖袭击次数与

因恐致死人数仅次于中东北非地区。 另据南亚恐怖主义门户网站数据，
２０２０ 年南亚共发生 ３５１３ 起恐怖袭击事件， 造成 ８７８１ 人死亡。 其中， 巴基

斯坦在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期间共发生 ２ ９２ 万起恐怖袭击， 造成 ６ ４３ 万人

死亡。③

第二， “基地” 组织和 “伊斯兰国” 在南亚宣示存在并扩展影响， 恐

怖势力 “内外勾连” 导致南亚恐怖主义威胁态势趋于严峻。 “基地” 组织

近年来在全球复苏并扩张的趋势较为明显， 该组织已经逐步在中东、 南亚

和非洲等地形成相互联动的国际暴力恐怖网络。 “基地” 组织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宣布建立南亚分支 （ＡＱＩＳ）。 目前， ＡＱＩＳ 已经在克什米尔地区、 印度和

孟加拉国建立三个分支， 并且能够将巴基斯坦、 孟加拉国和印度甚至缅甸

等国的多个恐怖主义组织纠集起来。④ 同时， “伊斯兰国” （ ＩＳＩＳ） 在阿富

汗、 巴基斯坦、 孟加拉国和印度等南亚国家也趋于活跃。 早在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伊斯兰国” 就宣布在阿富汗建立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 （ ＩＳＫＰ）。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ＩＳＩＳ 先后宣布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建 “省”， 其 “印度省” 甚

至涵盖印度、 孟加拉国、 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等九个国家。 在巴基斯坦，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 的哈里发叙事引起年轻武装分子共鸣， 俾路支省大

多数所谓的 “伊斯兰国” 成员都是来源于本土恐怖组织， 孟加拉国恐怖组

织试图借支持 “基地” 组织来恢复其运作网络。⑤ 随着 “伊斯兰国” 和

“基地” 组织都致力于在南亚彰显存在并扩大影响， 未来国际恐怖势力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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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向南亚地区渗透转移。 尤其是巴基斯坦塔利班 （ＴＴＰ）， 尽管在巴基斯

坦政府 ２０１４ 的 “利剑行动” 和 ２０１７ 年的 “消除杂音行动” 中遭受重大打

击， 但它与阿富汗塔利班、 哈卡尼网络、 基地组织和其他活跃于旁遮普的

三股势力历史渊源深厚， 随着 ＩＳＩＳ 和 ＡＱＩＳ 加速向南亚扩展， ＴＴＰ 仍有能

力向 ＡＱＩＳ 和 ＩＳＫＰ 招募提供经验丰富的圣战分子。
第三， 南亚地区多数主义政治背景下的民族主义泛起， 加之存在各种

民族和宗教矛盾， 社交媒体推动的涉及普通大众的 “自我激进化” 事件频

发， 这既助长了本土恐怖势力， 同时也为域外恐怖主义组织渗透提供了契

机。 随着印度人民党执政根基日益巩固， 印度教民族主义在印度日益高

涨， 随之而来的印度教激进分子极端暴力事件不时发生。 皮尤调查数据显

示， 印度宗教不宽容程度仅次于叙利亚、 尼日利亚和伊拉克， 位居全球第

四位，① 而且在 ２００７ 至 ２０１６ 的过去 １０ 年中印度与宗教相关的社会敌对情

绪 “非常高”， 包括佛教徒和基督徒在内的宗教少数派受到 “印度教民团”
的骚扰。 当下， 印度的世俗与多元特性面临挑战， 愤怒和被疏远的穆斯林

青年有可能转向好战和恐怖主义。 巴基斯坦也面临 “自我激进化” 事件多

发风险。 尽管巴基斯坦的社会包容取得积极进展， 但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

推动的巴基斯坦社会激进化痼疾难除， 现在又出现社交媒体推动的主流群

体的 “自我激进化” 趋势， 这导致巴基斯坦社会 “激进化” 更加复杂。②

斯里兰卡大僧伽罗主义泛起也导致主体佛教徒与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等少

数宗教派别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 目前， 斯里兰卡佛教民族主义复

兴已经形成了一种更不稳定和更暴力的社会氛围， 为滋生极端主义和暴力

提供了营养， 导致斯里兰卡处于 “新恐怖时代的边缘”。③

第四，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引发南亚地区恐怖主义反弹， 活跃在阿巴边

境的巴基斯坦塔利班 （ＴＴＰ） 向巴境内加速渗透回流， 开普省再次成为恐

怖主义的多发地区。 美国战略重心从反恐转向大国竞争将对全球恐怖主义

态势产生影响。 尤其是美国从阿富汗撤军， 导致阿富汗安全环境面临巨大

的不确定性， 后撤军时代的阿富汗可能再度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 而且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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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汗安全局势恶化的后果也将扩散到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 将鼓舞南亚圣

战组织士气， 对 ＩＳＫＰ 和巴基斯坦塔利班、 “羌城军” （ＬｅＪ） 等恐怖组织的

活动产生重大影响。① 有专家就指出， 美国撤军将使南亚本已复杂和多样

化的恐怖威胁态势更为暴力、 危险和难以预测， 边界渗透、 无政府地带、
容易获得武器、 日益严重的宗教极化、 失业群体以及与代理人战争和地缘

政治竞争相关的国家间竞争等因素将为恐怖组织进一步扩大提供有利环

境。② 目前， 约 ６０００ 千多名 ＴＴＰ 恐怖分子仍在阿富汗， 随着阿富汗局势动

荡、 阿富汗塔利班强势回归以及 ＴＴＰ 深化与其他激进组织如基地组织和伊

斯兰国的地区分支联系的潜力， 这些都有可能促成 ＴＴＰ 在阿巴边境地区以

及巴基斯坦的卷土重来。 ２０２０ 年开普省遭到 ７９ 次恐袭， 约占巴基斯坦全

部恐袭的 ５４％， 是巴基斯坦发生恐怖袭击最多的地区， 其中 ＴＴＰ 与开普省

的大多数恐怖有牵连。③

第五， 南亚地区恐怖组织善于利用危机局势， 借新冠肺炎疫情制造

恐慌、 招募成员、 加强宣传， 疫情对地区安全和地区关系的影响可能会

持续存在并带来诸多不确定影响， 这为恐怖组织利用危机局势提供了窗

口。 圣战组织在南亚， 尤其是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有利用危机局势从事

恐怖活动、 招募成员和加强宣传活动的传统。 目前，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

南亚各国民众生计受到严重影响， 国家和社会都面临巨大挑战。 在此背

景下， 一些恐怖组织也借 “疫” 造势。 “基地” 组织呼吁人们利用自我

隔离的时间来皈依伊斯兰教； “伊斯兰国” 敦促其追随者积极继续发动

全球圣战， 地区内的 “虔诚军” 等恐怖组织也试图通过为生计受到影响

的年轻人提供食物与帮助的方式招募成员， 吸引更多关注。 此外， 恐怖

组织也善于制造虚假信息制造更大恐慌， 通过暴力行动和言语攻势推动

危机升级， 违反政府防疫规定破坏政府抗疫努力， 一些恐怖组织甚至在

网络上敦促成员将目标对准医疗系统， 并故意传播病毒。④ 可以说， 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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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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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已经导致地区国家安全应对能力下降， 国际反恐合作受到影响， 但恐

怖组织却将此视为重新组织和实施恐怖行动的绝佳机会。 有研究认为，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恐怖分子对全球安全的威胁上升， 因为他们不仅利用

疫情期间实施恐怖活动， 而且还在那些政府软弱、 难以应对病毒的国家

扩大影响力。 尽管短期内一些国家的防疫举措确实增加了恐怖组织实施

恐怖活动的难度， 但从中长期来看， 随着国家资源转向其他优先事项领

域， 国际层面用于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资源投入可能会减少，
国际反恐合作将受到影响。 尤其是在疫情导致一些国家经济增长趋缓的

背景下， 一些国家和地区似乎将越来越容易受到恐怖组织死灰复燃的

影响。

二、 南亚恐怖主义新态势的影响

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南亚发展、 和平与繁荣的主要威胁。 长期以来， 南

亚地区根深蒂固的恐怖主义深刻影响着南亚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 阻

碍了地区国际关系构建尤其是印巴全面对话进程， 对区域合作产生的负面

影响日益突出， 同时也导致美国加大南亚布局的力度。
第一， 从国家层面， 恐怖主义影响南亚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 恐怖袭

击破坏基础设施， 破坏对经济增长发挥重要作用的土地、 劳动力和资本三

要素， 并对民众造成无法衡量的心理冲击。 同时， 恐怖活动也会导致国内

外投资减少， 通货膨胀加剧， 影响股市， 产生失业， 增加政府在安全方面

的开支， 影响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项目的投入。① 实际上， 恐怖主义对一

个国家经济的影响主要通过五种渠道： 一是对人员和基础设施的直接破

坏， 二是增加金融市场尤其是股市的不定性， 三是对保险、 贸易、 旅游和

外国直接投资产生连锁反应， 四是造成高税收、 高政府赤字和高通货膨

胀， 五是导致民族主义和外国怀疑主义抬头。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印度总理莫

迪在金砖国家峰会上指出， 恐怖主义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下降 １ ５％，
同时也给世界经济造成 １ 万亿美元损失。 ＧＴＩ２０２０ 数据显示， 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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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Ｚａｋａｒｉａ， Ｗｅｎ Ｊｕｎ ＆ Ｈａｓｅｅｂ Ａｈｍｅｄ， “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ｋｏｎｏｍｓｋａ Ｉｓｔｒａžｉｖａｎｊａ， ｖｏｌ ３２， ｎｏ １， ２０１９，
ｐｐ １７９４－１８１２．



南亚恐怖主义态势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影响及其应对

２０１９ 年对南亚的经济影响约为 ５６ ４９ 亿美元， 约占对全球经济影响的

２１ ４％。① 而据巴基斯坦官方统计，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 财年至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财年的 １７
年里， 恐怖主义给巴基斯坦带来 １２６８ 亿美元的经济损失。② 而印度 ２０１９
年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暴力事件造成的经济影响达 ９９１２ 亿美元， 约占南亚

地区暴力对经济造成影响总额的 ７７ ９％。 恐怖主义对南亚国家经济增长的

负面影响是显著的， 尤其是对于经济体量较小的国家， 恐怖主义对经济的

影响更为突出。 ２０１９ 年斯里兰卡恐怖主义对经济影响约占其 ＧＤＰ 的

１ ０％， 而阿富汗则高达 １６ ７％。③ 此外， 巴基斯坦被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ＦＡＴＦ） 先后于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８ 年列入 ＦＡＴＦ 灰名单， 巴基斯坦

的国际金融交易受到严格监控， 这给巴基斯坦经济带来显著影响。 据智库

报告分析， ２００８ 年以来被列入 ＦＡＴＦ 灰名单导致巴基斯坦 ＧＤＰ 的累计损失

高达 ３８０ 亿美元。 据研究， 恐怖主义对脆弱国家的企业绩效有显著影响，
南亚地区如果恐袭事件数量增加， 或者每 １０ 万人中有 １ 人伤亡， 南亚地区

企业经营业绩将分别显著下降 １ ０８％和 ０ ２４％。④ 因此， 恐怖主义对南亚

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消极的， 恐怖主义袭击产生的 “涟漪效应” 或 “连锁反

应” 对国家经济产生直接或间接的负面影响， 并且这种影响已经外溢至贸

易、 投资、 旅游、 消费甚至地区互联互通倡议推进等多个领域。
第二， 从双边关系层面， 恐怖组织利用印度与巴基斯坦间战略互信缺

失以及沟通渠道不畅， 通过实施恐怖活动挑起两国对抗， 恐怖主义成为印

巴全面对话进程的主要障碍。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印度议会大厦恐袭导致印巴大

规模军事对峙，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孟买恐怖袭击导致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启动的全面对

话进程中止，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和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发生在印控克什米尔的乌里恐袭

和普尔瓦马恐袭导致印度先后对巴基斯坦实施 “外科手术式打击” 和越境

“空袭”。 可以看出， 尽管印巴矛盾根深蒂固并错综复杂， 但恐怖主义议题

始终是印巴互信措施建设和全面对话进程的重大障碍。 尤其是近两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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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废除宪法 ３７０ 条款， 取消克什米尔 “特殊地位”， 不仅进一步激化了

印巴矛盾， 也导致克什米尔持续动荡， 并引发恐怖主义反弹。 据印度媒体

报道， 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５ 日印度废除宪法 ３７０ 条款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０ 日， 查

谟和克什米尔共发生 ７９ 起恐怖袭击事件。① 可以说， 印巴对抗既为特定形

式的恐怖主义提供了某种程度的生存空间， 同时涉恐议题也成为印巴关系

陷入僵局的重要因素。 长期以来， 印巴相互指责对方利用恐怖主义实现安

全目标甚至国家战略， 相互指责对方是恐怖主义支持国。 尤其是印度， 指

责巴基斯坦国家机构尤其是安全机构利用恐怖组织作为对抗印度的 “战略

资产” 和 “外交政策工具”。② 为此， 印度莫迪政府对巴基斯坦奉行 “恐

怖与对话不能共存” 政策， 并在国际舞台上继续孤立打压巴基斯坦。 同

时， 巴基斯坦也指责印度的 “橘黄色恐怖主义” （ ｓａｆｆｒｏｎ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认为

“多瓦尔主义” （Ｄｏｖａｌ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的目标就是利用非常规恐怖主义作为对巴

基斯坦的政策， 而印度人民党就是这种有组织的极端民族主义运动的政治

代言人， 并向联合国提供一份印度参与、 渗透、 资助对巴基斯坦恐怖活动

的档案。 ２０２１ 年以来印巴互相释放善意， 两国情报部门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举

行秘密会谈， 两国军方也于 ２ 月再次发表声明同意遵守 ２００３ 年停火协议，
但实现印巴关系正常化的温和路线图仍难以启动。 尽管印巴于 ２００６ 年将建

立联合反恐机制纳入对话进程， 但恐怖主义问题仍是印巴全面对话进程的

主要瓶颈， 严重妨碍了印巴和平进程推进。
第三， 从地区或区域层面看， 南亚恐怖主义对地区安全环境的影响积

重难返， 尽管南亚各国取得一定的反恐成果， 但区域范围内机制化反恐成

效仍难取得实质进展。 总体上看， 南亚各国在反恐领域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以国家为中心的反恐只能取得有限和短期效果， 国家的反恐努力不仅受

到国家能力有限和地缘政治紧张的双重制约， 恐怖主义 “政治化” 趋势也

削弱了各国的反恐努力。 目前， 南亚范围内的区域合作机制在打击和预防

恐怖主义方面的效果极为有限。 制止与打击恐怖主义是南亚区域合作的重

要议题， 但印巴对抗导致的将恐怖主义政治化趋势不仅助长了跨国恐怖主

义长期存在， 同时对南亚区域合作联盟 （ＳＡＡＲＣ） 发挥有效的机制化反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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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９ ｔｅｒｒｏｒ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Ｊａｍｍｕ ａｎｄ Ｋａｓｈｍｉｒ ｓｉｎｃｅ ａｂｒｏ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３７０”， Ｄｅｃｃａｎ Ｈｅｒａｌｄ，
Ｍａｒｃｈ １７， ２０２０．

Ａｓｈｉｓｈ Ｓｈｕｋｌａ， “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Ｕｎｄｅｒｐｉｎｎｉｎｇ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ａ⁃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Ｉｎｄｉ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７６， ｎｏ ２， ２０２０， ｐ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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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构成障碍。 南盟早在 １９８０ 年代末就明确承认恐怖主义是对区域稳定的

威胁， １９８７ 年通过了 《南盟制止恐怖主义公约》， 设立南盟恐怖主义犯罪

监测处 （ ＳＴＯＭＤ）， ２００４ 年签订 《南盟制止恐怖主义公约附加议定书》，
而且南盟峰会也多次重申将加强反恐领域合作甚至决定通过情报共享以遏

制恐怖主义。 然而受南亚国家间缺乏互信尤其是印巴对抗制约， 南盟框架

下的这些反恐倡议在解决与应对恐怖主义威胁方面没有取得实质进展。 随

着 ２０１７ 年印度与巴基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 印巴在上合框架内的反恐合

作有望持续推进， 但印巴双边矛盾仍对上合框架内的反恐成效构成潜在威

胁。 鉴于 ＳＡＡＲＣ 框架内的反恐合作难以推进， 印度开始寻求建立排除巴

基斯坦的反恐合作 “小圈子”， 在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

（ＢＩＭＳＴＥＣ） 等框架内提升反恐合作。 例如，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在果阿举行的金

砖国家领导人会议期间， 印度主办了 ＢＩＭＳＴＥＣ 成员会议， 并试图在包括

反恐和跨国犯罪等领域的四个优先领域发挥主导作用。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印度

主办 ＢＩＭＳＴＥＣ 成员安全负责人的第一次会议， 强调在打击恐怖主义上深化

合作， ＢＩＭＳＴＥＣ 成员国承诺有必要采取紧急措施防止恐怖主义、 暴力极端

主义和激进主义蔓延。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印度、 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举行副国

家安全顾问级别的三边安全会议， 孟加拉国、 毛里求斯和塞舌尔作为观察

员参加。 会议确定将海上安全、 恐怖主义和极端化、 走私和有组织犯罪、
网络安全作为合作的 “四个支柱”， 并就开展定期互动、 联合演习、 能力

建设和培训活动等具体合作达成共识。
第四，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以及地区恐怖主义新态势进一步提升了地区

国家在美国反恐布局中的重要地位， 美国重视并加强与南亚国家反恐合作

的意图明显。 自出台从阿富汗撤军时间表以来， 美国始终在考虑利用阿富

汗的邻国来监视恐怖主义威胁， 并保持打击阿富汗境内恐怖主义目标的能

力。 美国防部向国会递交的关于阿富汗安全态势的报告曾建议， 通过建立

一个稳定阿富汗的广泛共识并采取区域路径来提升区域稳定。 因此， 美国

已将阿富汗的安全稳定纳入南亚的整体安全稳定框架统筹考量， 呼吁南亚

各国就此加强与阿富汗的合作。 实际上， 美国防部 ２０１９ 年发布的 “印太

战略报告” 就将恐怖主义列为跨国威胁与安全挑战之一， 决定扩展印度洋

地区伙伴关系， 寻求扩大并加强与印度、 斯里兰卡、 马尔代夫、 孟加拉国

和尼泊尔的伙伴关系， 以应对这些威胁与挑战。 因此， 南亚恐怖主义新态

势导致美国在 “后撤军时代” 的反恐上高度依靠地区合作， 南亚成为美国

９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Ｎｏ ４　 ２０２１

最优先考虑的地区。 在拜登竞选时就指出， 美国不会容忍南亚恐怖主义，
无论是跨境恐怖主义还是其他恐怖主义， 美国政府将努力加强印度作为国

防和反恐伙伴的能力。 可以预见， 未来美国仍将从撤军阿富汗的战略需要

出发布局南亚， 希望巴基斯坦和印度在阿富汗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 希

望印巴关系维持基本稳定， 为此美国可能在推进印巴全面对话进程上扮演

积极角色。

三、 恐怖主义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影响与趋势

“一带一路” 是我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 携手应对

人类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是倡议的题中之意， 但共建 “一带一路” 本身也

面临风险挑战， 恐怖主义对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的威胁目前有所抬

头。 巴基斯坦政府致力于反恐， 其安全状况近年有了很大改善， 但作为

“一带一路” 旗舰项目的中巴经济走廊面临的安全威胁却始终存在， 涉及

俾路支省叛乱、 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 外部势力破坏活动、 对中巴经济走

廊的负面宣传， 以及地区安全问题， 特别是阿富汗局势变化等。
第一， 针对中巴经济走廊的恐袭事件呈多发态势， 中国公民、 驻外领

馆以及走廊项目成为恐袭目标。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 ２０１９ 年年末中国在南

亚国家的各类劳务人员达 ４ ７６ 万人， 其中在巴基斯坦 １ ８５ 万人。① 然而

南亚地区发生多起针对我国公民的恐袭事件， 并且这些事件主要发生在巴

基斯坦。 据不完全统计， 自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中国一勘探队在巴基斯坦俾路支锡

比地区遇袭， 至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达苏恐袭事件发生， 在 ２０ 年里巴基斯坦至少

发生 ３２ 起针对中国海外利益的恐袭事件。 尤其是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发生的达苏

恐袭事件， 导致 ９ 名中方人员和 ３ 名巴方人员死亡。 实际上自 ２０１６ 年以

来， 以中巴经济走廊和中国公民相关的恐袭事件就呈多发上升态势， ５ 年

中约发生 １６ 起恐袭事件。② 据报道， 在 ２０１９ 年的上半年， 巴基斯坦信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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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中国商务部 ２０２０ 年版南亚国家阿富汗、 印度、 巴基斯坦、 尼泊尔、 孟加拉国、 斯里

兰卡和马尔代夫的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 数据整理。
数据是在 Ｊａｗａｄ Ｓｙｅｄ 论文数据的基础上添加了 ２０１８ 年以来恐袭事件整理而成。 参见

Ｊａｗａｄ Ｓｙｅｄ，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ｈｒｅａｔｓ 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ＬＵＭ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ｃｐｍｉ ｌｕｍｓ ｅｄｕ ｐｋ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ｍｅｄｉａ－ ｂｒｏｗｓｅｒ ／ ｃｐｅｃ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ｐａｐｅｒ ＿ ｊｓ＿ １８ｎｏｖ１７ ｐｄｆ， ３１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２１； Ａｎａｍ Ｆａｔｉｍａ， “ ＣＰＥ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２０２０，”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１３， ｎｏ １， Ｊａｎ⁃Ｊｕｎｅ ２０２１， ｐｐ ９９－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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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警方就挫败了 １１ 起针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工人的恐袭计划， 开普省警方

也逮捕 ５ 名计划破坏中巴经济走廊的恐怖分子。 目前， 随着中巴经济走廊

建设进入了第二阶段， 我国派出各类劳务人员常年保持数万规模， 恐怖主

义对我国驻外公民尤其是走廊项目建设者的人身安全构成的威胁较为

突出。
第二， 以俾路支民族分裂组织为代表的恐怖威胁十分突出。 自 ２００４ 年

叛乱分子在俾路支省再次抬头以来， 叛乱分子的袭击目标开始转向政府的

重大发展项目， 一些项目设施以及项目建设者成为恐袭目标。 尤其是近几

年， 俾路支分裂分子日益将袭击目标对准公共基础设施。 尽管中巴经济走

廊能对俾路支省的中长期社会经济前景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 巴基斯坦总

理伊姆兰·汗也表示中巴经济走廊与巴基斯坦政府拨付的 ７３００ 亿卢比资金

将把俾路支省发展为巴基斯坦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然而自 ２０１８ 年以来俾路

支民族分裂势力针对中国公民以及中巴经济走廊的恐袭事件却明显增多。
自 ２００１ 年以来的针对中国公民与项目的恐怖袭击中， 至少有 １２ 次是俾路

支民族分裂组织所为。 实际上， 位于地缘政治热点地区的俾路支省的叛乱

是一场涉及多因素的复杂冲突， 对中巴经济走廊尤其是对瓜德尔港城市化

的不满只是诸多驱动的一个新因素， 俾路支民族分裂组织将破坏包括中巴

经济走廊在内的基础设施作为其实现政治诉求的一种手段。 目前， 俾路支

分裂分子与信德省分裂分子相互勾结， 在信德省分裂组织的支持和援助

下， 俾路支分裂组织将攻击中国利益的范围扩大至信德省。 鉴于此， 在俾

路支省甚至是在信德省， 民族分裂分子对中国公民经常光顾的餐厅和酒店

发动自杀式袭击或简易爆炸装置袭击的风险始终存在。 同时， 外部势力利

用并资助巴基斯坦俾路支武装组织， 也是导致俾路支民族分裂组织再次抬

头的重要因素， 对中巴经济走廊构成现实挑战，① 甚至越境的国外武装分

子也进入俾路支省实施破坏中巴经济走廊的活动。 对此， 巴基斯坦学者指

出， 俾路支解放军 （ＢＬＡ） 和俾路支解放阵线 （ＢＬＦ） 等组织由外国秘密

机构资助， 目标是利用俾路支省分裂组织制造不稳定和不确定的地区安全

１１

① Ｒｉａｚ Ａｈｍａｄ， Ｈｏｎｇ Ｍｉ ａｎｄ Ｌｌｏｙｄ Ｗ． Ｆｅｒｎａｌｄ， “ 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ｈｒｅａｔｓ ｌｉｎｋ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 ＣＰＥＣ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Ｓｍａｌ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ｖｏｌ １， ｉｓｓｕｅ １， ２０２０， ｐ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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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①

第三， 伊斯兰极端恐怖组织 “内勾外联” 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构成重

大现实挑战。 ＩＳＩＳ 和 “基地” 组织都在南亚建立了分支， 尽管巴基斯坦在

应对 ＩＳＫＰ 方面非常成功， 迫使 ＩＳＫＰ 基本上退出杜兰线， 但其仍有利用阿

富汗、 克什米尔或其他地区冲突策划恐袭的能力。 同时， 尽管 ＡＱＩＳ 近年

来较为沉寂， 但其对 ＴＴＰ 的恢复和重组发挥重要作用， 巴基斯坦境内一些

与 ＡＱＩＳ 结盟的组织甚至加入 ＴＴＰ。 目前， 与民族主义叛乱和暴力宗派组

织相比， 激进组织始终是巴基斯坦面临的最严重安全挑战。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２０
年， 巴基斯坦发生的 ２０７３ 起恐怖袭击中有 １２７２ 起是激进组织所为， 约占

全部恐袭事件的 ６１％。② 鉴于此， 随着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进入第二阶段，
像 ＩＳＫＰ、 ＡＱＩＳ 以及 ＴＴＰ 等激进组织对中国公民和项目构成的安全威胁仍

然不能低估。 早在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ＩＳＩＳ 头目巴格达迪就呼吁对 ２０ 个国家发

动圣战， 其中就包括中国。③ 巴基斯坦学者明确指出， 伊斯兰极端组织对

中国在巴基斯坦人员与项目构成最严重威胁， 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因恐死

伤中有 ７２％的死亡和 ６７％的受伤是该类组织所为。④ 有学者就认为， 伊斯

兰极端组织明确支持俾路支叛乱以及在全球反对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项

目， 这表明伊斯兰极端恐怖组织与俾路支叛乱分子之间潜在的支持与合作

将不断增加， 这将显著提升俾路支叛乱组织实施恐袭的能力以及拓展其实

施恐袭的地域范围。⑤ 目前， ＩＳＫＰ、 ＡＱＩＳ、 ＴＴＰ 等伊斯兰极端恐怖组织与

俾路支叛乱分子间的 “内勾外联”， 导致中巴经济走廊面临的安全风险较

为严峻。
第四， 印巴对抗与域外大国博弈导致南亚恐怖主义态势趋于复杂， 中

国在南亚推动 “一带一路” 建设的整体安全环境近期难有改善。 从近期来

看， 印巴关系难有缓和， 有学者就认为在此背景下将恐怖主义作为政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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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Ｊａｌｅｅｌ Ｓａｂａｈａｔ ａｎｄ Ｂｉｂｉ Ｎａｚｉａ， “ Ｂａｌｏｃｈ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ＣＰＥＣ”， ＭＰＲＡ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９０１３５， Ｊｕｌｙ １８， ２０１７， ｐ ２５．

数据根据巴基斯坦和平研究所 （ ＰＩＰＳ）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 “巴基斯坦安全报告” 统计得出，
参考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ｐａｋｐｉｐｓ ｃｏｍ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５１２７３０９２３８０５－ｄ５２ｆｄｅ５７－０７ｆａ， １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１。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 Ｌｉｎ， “ＩＳＩＳ Ｃａｌｉｐｈａｔｅ Ｍｅｅｔ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ｌｔ”，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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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对双方都具一定的诱惑力。 印度外长苏杰生指责巴基斯坦利用恐怖主义

作为合法的治国工具，① 而巴基斯坦总理则称中国驻卡拉奇领馆遇袭是

“针对巴基斯坦和中国经济和战略合作的阴谋的一部分”。② 因此从近中期

看， 印巴对抗是影响南亚地区恐怖主义威胁态势的重要变量， 只要印巴对

立不缓和， 涉恐议题就很难得到有效解决。 另一方面， 在印巴全面对话进

程名存实亡的背景下， 中美大国博弈、 中印战略互信现状以及印度对 “一

带一路” 的立场等， 都导致南亚地区恐怖主义对 “一带一路” 的威胁态势

趋于复杂。 印度消极对待中方 “一带一路” 倡议， 反对中巴经济走廊， 却

积极回应美国 “印太战略”， 并明确表示有兴趣参与旨在抗衡 “一带一路”
倡议的 “蓝点网络” 计划。 可以预测， 未来一段时期中美印以及印巴阿互

动将更为复杂， 中国在南亚推动 “一带一路” 建设的整体环境近期难有改

观。 巴基斯坦学者指出， 由于印度和美国对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日益增长

的合作不太满意， 他们可能会以针对中巴经济走廊的恐袭事件为借口批评

“一带一路” 倡议并试图伤害中巴经济走廊。③ 同时， 美国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将

俾路支解放军指定为全球恐怖分子 （ＳＤＧＴ）， 有可能导致 ＢＬＡ 实施报复性

恐袭。 因为历史上看， 只要美国将阿巴边境地区的恐怖组织作为打击目

标， 巴基斯坦境内的恐怖活动就会明显增多。
第五， 恐怖主义与地区安全环境和投资环境产生联动， 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 “一带一路” 共建伙伴的投资意愿， 同时也导致 “一带一路” 安全维

护成本攀升。 中国始终以开放包容和多元共赢的理念推动 “一带一路” 的

第三方市场合作， 但作为全球受恐怖主义影响最严重的地区， 南亚的安全

环境已经影响到域外国家或第三方参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 ２０１７ 年年底，
中国表示将积极探讨中巴经济走廊以适当方式向阿富汗延伸， 但鉴于阿富

汗安全形势， 目前中巴阿三方合作进展缓慢。 同时中巴两国也鼓励周边国

家参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 中巴经济走廊联合合作委员会为此下设了国际

合作协调工作组， 然而目前来看， 沙特和伊朗参与走廊建设的进展也较为

缓慢。 实际上， 外国投资者已经对在巴基斯坦尤其是动荡的俾路支省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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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Ｐａｋ ｕｓｅｓ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ｓ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 ｔｏｏｌ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ｃｒａｆｔ： Ｓ Ｊａｉｓｈａｎｋａｒ”， Ｉｎｄｉａ Ｔｏｄａｙ，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６，
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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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担忧。 此外， 恐怖主义也导致 “一带一路” 建设与运营的安保成本显

著增加， 这给倡议参与方带来额外负担。 目前， 巴基斯坦为走廊提供保护

的安全力量约有 ３ ２ 万人， 而巴基斯坦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财年用于增加安全的支

出就达 ３２５ 亿卢比。 为保障中巴经济走廊安全， 巴基斯坦于 ２０１７ 年批准约

４ ７４ 亿卢比预算， 决定在走廊沿线的瓜德尔、 库兹达、 图尔伯德、 曼塞拉

以及吉尔吉特等地区设立情报机构办公室。① 显而易见， 恐怖主义增加了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项目的成本， 也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巴联邦政府财政压

力， 但恐怖主义威胁并不能改变走廊建设的规划与方向。
第六，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 “一带一路” 具体项目的建设进度受到影

响， 为恐怖组织提供了新的叙事， 也有可能成为反华势力煽动反华情绪、
破坏中巴关系和中巴经济走廊的 “新借口”。 新冠疫情暴发影响了制造业、
供应链以及人员和货物的流动， 导致世界经济复苏前景黯淡， 在此背景下

一些 “一带一路” 项目建设也受到一定影响， 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也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而放缓。 然而中巴两国政府都在确保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全面

推进， 目前走廊建设步伐正在加快， 整个疫情期间没有巴方员工被解雇和

被降薪， 而且截至目前， 走廊已经为巴基斯坦创造了 ７ ５ 万个工作岗位。
尽管如此， 新冠疫情仍为一些恐怖组织提供了 “新叙事”。 有研究显示，
各种各样的恐怖组织已经将新冠疫情融合进新叙事， 试图通过疫情在对手

间制造分歧， 利用对手弱点达到自己目的。 据报道， 一些恐怖组织开始煽

动与新冠肺炎病毒有关的阴谋论， ＩＳＩＳ、 “基地” 组织和 “穆罕默德军”
等全球性与地区恐怖组织都在利用疫情扩大影响， 西方阴谋论人士甚至荒

谬地宣称中巴经济走廊将促进新冠肺炎疫情在巴基斯坦的传播。② 目前有

迹象表明， 某些势力支持的恐怖主义、 激进主义和政治颠覆已经成为反华

势力破坏中国在南亚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的政策工具。

四、 积极应对恐怖主义对中巴经济走廊的挑战

西方媒体热衷于渲染巴基斯坦俾路支公众反对中巴经济走廊， 印度试

４１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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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通过传播与中巴经济走廊安全有关的扭曲新闻来诋毁中巴经济走廊， 一

些既得利益势力也试图夸大对巴基斯坦安全局势， 尤其是瓜德尔地区安全

局势的担忧。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巴基斯坦的恐怖袭击主要是国内矛盾的

结果， 针对中国公民和中巴经济走廊的袭击更多不是出于仇恨中国和反对

中巴经济走廊， 更多是出于让巴基斯坦政府难堪。 与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２０ 年巴

基斯坦发生的 ２０７３ 起恐怖袭击事件相比，① 针对中国公民和中巴经济走廊

的恐怖袭击只是偶发。 然而也要看到， “后伊斯兰国” 时代的南亚地区恐

怖主义威胁程度仍居高位， 恐怖主义对南亚国家关系及整个地区稳定与发

展形成制约， 对相关国家主权、 安全、 稳定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对 “一

带一路” 建设， 尤其是 “中巴经济走廊” 以及 “中巴经济走廊” 向阿富

汗延伸构成现实威胁。 为应对恐怖主义对南亚地区 “一带一路” 风险， 中

国需要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度继续宣示我国的反恐立场与反恐政策，
从双边、 小多边和多边层次加强与南亚国家的反恐合作， 致力于在反恐议

题上与相关国家形成有效的良性互动。
首先， 利用双边层面的反恐磋商机制、 反恐合作共识以及反恐联合演

练， 为中国加强与南亚地区国家的反恐合作提供切实路径。 双边层次上，
中国与阿富汗、 印度和巴基斯坦建立了副部级反恐磋商机制， 与孟加拉

国、 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就加强双边反恐沟通合作达成共识。 在联合反恐

演练上， 中国与印度、 巴基斯坦和尼泊尔的联合反恐演习也趋于常态化，
而且中国也应邀参与南亚国家主导的多国联合反恐演练。 可以说， 这是中

国推进与南亚地区国家双边反恐合作， 应对恐怖主义对 “一带一路” 建设

风险的重要支撑。
其次， 发挥中巴阿三边反恐合作机制作用， 促进巴阿在反恐议题上积

聚更多共识。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第二次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三方外长对话

期间， 三方签署了 《合作打击恐怖主义谅解备忘录》， 三方反恐合作有了

机制化平台。 发掘中巴阿副外长级反恐安全磋商机制潜力， 将促进巴阿两

国在反恐议题上积聚更多共识。 目前， 阿富汗是影响南亚与中亚反恐形势

的关键， 地区恐怖主义已经对中巴经济走廊延伸、 美国主导的 “新丝绸之

路” 计划以及印度实施 “连接中亚政策” 构成重大挑战。 推进阿富汗和平

５１

① 数据根据巴基斯坦和平研究所 （ ＰＩＰＳ）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 《巴基斯坦安全报告》 统计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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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 推动以阿为中心的各种反恐机制建设， 不仅利于地区国家， 更可助

力过境阿富汗的诸多互联互通倡议或计划。
再次， 注重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以及金砖国家反恐合作机制作用， 重点

加强与印度和巴基斯坦在组织框架内就反恐议题形成有效合作。 在上合框

架内， 中国与印度和巴基斯坦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阿富汗是观察员，
为此中国应与印度、 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充分发挥 “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

怖机构” 的协调作用， 加强反恐立场协调与反恐合作。 同时， 中国应利用

金砖国家平台与印度就反恐议题展开对话与合作。 目前， 金砖国家已经建

立了金砖国家反恐工作组， 并举办了金砖国家反恐战略研讨会， 金砖反洗

钱和反恐怖融资理事会机制化建设也提上日程， 成员国已经在反恐与反恐

怖融资等关键问题上加强沟通和对话。
从次， 中巴经济走廊面临的恐怖威胁风险较高， 应为巴基斯坦反恐能

力建设提供支持。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特朗普出台阿富汗新战略以来， 巴国面临的

国际社会压力骤增。 美国冻结对巴安全援助， 国际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ＦＡＴＦ） 将巴列入 “灰名单”， 导致巴在反恐上面临巨大压力。 为有效应

对中巴经济走廊面临的安全风险， 中国应对巴提供必要的技术、 资金和道

义支持， 帮助巴方提升自身反恐能力建设， 同时在国际上继续支持并肯定

巴基斯坦的反恐努力与成效。
最后，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持续， 中国要继续以推进与南亚国家的

疫情防控国际合作为切入点， 有效应对恐怖组织的 “新叙事”。 疫情对南

亚国家普通民众的正常生活产生了严重影响， 一些恐怖组织借疫造势， 招

募成员， 提升影响。 为有效应对疫情导致的地区恐怖主义威胁态势的新变

化， 一是应强化对外宣传， 针对疫情国际舆论， 要积极主动发声， 既讲事

实， 也揭阴谋； 二是加强防疫国际合作， 既塑中国责任大国形象， 也助力

地区国家提升应对疫情的能力； 三是支持南盟框架内区域防疫合作取得新

进展， 同时需要在动荡时期提升与相关地区国家的反恐情报分享。 与此同

时，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始终坚持从发展视角聚焦并加强发展合作， 走廊规

划与建设更多地向民生项目倾斜。 发展不平衡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不平衡，
而南亚恐怖主义痼疾难除也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普遍落后有关。 为此， 中

巴经济走廊建设要坚持发展视角， 聚焦消除贫困、 增加就业、 改善民生，
让共建成果更好地惠及地区民众， 有效应对恐怖组织对当地民众尤其是青

年的诱惑。 同时， 尽管俾路支地区发生多次恐袭事件， 但俾路支地区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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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恐怖主义态势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影响及其应对

全环境总体上在改善。 随着走廊建设成果不断惠及当地民众， 俾路支地区

社会经济发展前景可期， 走廊建设将为从根源上解决地区恐怖主义问题提

供现实可行路径。
总之， 包括恐怖主义威胁在内的任何势力都无法破坏中巴经济走廊第

二阶段建设向前推进， 无法阻止中巴经济走廊框架内的双边与多边合作，
更无法干扰破坏中巴友谊。 为应对恐怖主义威胁， 中国与巴基斯坦应保持

定力与信心， 加大走廊项目安保力度， 推动走廊建设取得更大成果， 不断

提升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始终致力于携手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

的中巴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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